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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书名是一部书的“品牌标志”，也是其主题 旨趣的“指示牌”，因此，对其之翻译绝非小事。本文 

在介绍藏文书名的取法、构成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将藏文书名翻译成汉文的问题，提出三种主要 

翻译方法和三个基本要求，认为翻译藏文书名，在力求保留原文独特风格的基础上，更要关注 目的语的 

表达习惯及译语读者的审美心态。只有这样，才能在目前的汉藏文化交流中，有效地实现藏文书名汉译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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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往往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后选定的关键词，是一部书的“品牌标志”，也是其主题旨 

趣的“指示牌”。有时候书名可以被视为进入正文的“金钥匙”，甚至是解读正文的“密码”，并且与正文相 

得益彰，成为有机的整体。因此，翻译书名绝非易事，更非小事，很多中外翻译学将其列入特殊词语之中 

探讨其翻译方法和技巧问题。书名翻译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整部书的翻译质量及其影响 

力。书名译得好，有画龙点睛之妙，锦上添花之功。但是藏文书名的汉译经常被汉藏翻译界及藏学界所 

忽视，至今相关研究成果少之又少。由于对其翻译规律缺乏研究，尚未形成一致认识，译者们各行其是， 

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局面，影响了藏文化的有效传播。此外，藏文书名形式多样、风格独特、辞格叠用，成 

为作者展现文学才华、点缀作品外形、吸引读者眼球的重要平台，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书名所难比拟的。 

其翻译方法也比较特殊，不能简单地照搬和套用“直译加解释”、“直译意译相容”、“意译”等汉英书名翻 

译的方法。所以，对藏文书名的翻译进行专题研究和探讨，十分必要。下面本人不揣简陋，对相关问题 

进行探讨。 

一

、藏文书名的取法 

关于藏文书名的取法，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经部密意解说>中说：“一切经典的取名方法可以概 

括为以地取名法、比喻取名法、人名取名法、内容取名法等四种。”⑦《诗注檀丁意饰>中说：“经典的取名 

① 本文受青海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项 目资助。 

② 格勒南杰：<诗注檀丁意饰)(藏文)[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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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除了上述四种外，还有以因取名法、以果取名法和篇幅取名法。”①但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还是才旦 

夏茸大师在其文法书中所讲的分类法。根据他的观点，笔者认为藏文书名的主要取法可以概括为以下8 

种 ： 

1．以作者姓名取名 即将作者的姓名置于书名之首而取名。如 8 ’ 弼’目 1《央金声明》、 善 ⋯ 

导 ’i《布顿佛教史 》、三l 茂‘ 1 I《札都文法 》、 ’ 敖 ‘可目1 1《司徒藏文文法 》等。这些书名之首出现 的 

“央金(妙音仙女)”、“布顿”、“札都”“司徒”皆为作者之名 ，目的在于以此与其他同类著作相区分，或因 

作者多学不凡，使读者见其名而生强烈的求读欲望。 

2．以内容取名 即根据书中所讲主要内容而取名，这是最常见的一类。如 ‘q 《字性组织法》、 

8 5I 雷 《菩提道次第广论》、 1 ‘ 萄1《密宗道次第广论》等。《字性组织法》中从音的强弱 

等角度讲述了藏文三十个字母、十个后置字、五个前置字的阳性、中性、阴性等划分，及其他们之间的组 

合和搭配规律；《菩提道次第广论》详细阐述成就无上菩提必须经历的三士道之修行次第；《密宗道次 

第广论》则讲述成佛捷径密宗道即金刚乘之要义及方法次第。 

3．以特殊作用或功 能取名 在书的正名之后缀上 比喻等修饰词，强调或突出书的作用和功能 ，这是 

藏语特有的一种取名法。如珂 孕 i{一日亏 ‘ 目1 qw 茂 葡 目’8。 q I《依藏语入经典之门 ·知识明 

鉴》、目日’萄 参气 ’ 芦。 q 目1 目 喜 ‘I茂 目苦目 j}1 q习 目1 R§ 1《阐明甚深空性真如之论著 ·开启具缘 

者慧目》、若 司茂 目 蜀目 ai 目专 ’吾 ’莳 气目’ 自 气’1舍 宝 日。蓠‘ 日 § 目 目’ 目 ‘弩 ‘‘I 商1 。 1 毒 蜀。5I『日目’‘I敏 ⋯⋯ 

日习 蔼 ‘1《释量论要义释上、中、下三士嘉言荟萃 ·智者项饰圆善缘者一切所愿》等。出现于 

这些书名之末的“知识明鉴”、“开启具缘者慧 目”、“圆善缘者一切所愿”等 ，以比喻或夸张等手法从不 同 

角度强调了本书之作用和功能，或像一面清净的镜子能照透一切知识之景象，或使修学中观空性论的具 

缘读者开阔眼界，顿开茅塞，增长智慧，或使善缘读者学习并领悟量学要旨，满足相关的求知愿望。 

4．以所依据的论说等取名 即根据作者著书时所承袭的法系或所依据的教理等取名。如第三类， 

亦置正名之后。女Ⅱ 1 目‘ ’ ’孕’ 气 骜气 ‘I茂‘ 5I ’q‘ 可 q q敏’亏5I’ q ’翱 盒 q ’1《雪域语法论著三十颂及 

字性组织法概说大智者司徒言教》、 q苦 目 日1目‘ 1弋 ’ ’帮 ’ 1 85I目 占I ’ 1《现观庄严论注疏 

弥勒言教 》、 目’ q乓5I ’固 1《菩提道次第文殊言教》等。各书名之末出现的“司徒言教”、“弥勒言 

教”和“文殊言教”等说明了达玛巴扎著语法论著时所依据的是司徒大师之论说，华旦曲杰和五世达赖喇 

嘛分别著《现观庄严论》与《菩提道次第》时各自所承袭的法系源于弥勒菩萨和文殊菩萨。 

5．以地名取名 系以作者著书的地点及所赞颂的山水等取名。如 日 。8 司。喜 ‘捌1《沙弥戒 

律南泽当玛》、目 两目1 呵气1《萨迦格言》、 。两1 q I《甘丹格言》等。南泽当玛位于西藏堆龙德庆县， 

宗喀巴大师当年 曾到该地去传法授戒 ，作了许多著述 ，故 以此地名命名 ；萨迦和甘丹分别为萨迦派和格 

鲁派的创建地，萨迦班智达和班禅索南扎巴曾在上述两地写下了藏族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本格言著作。 

6．以请教者姓名取名 系以请赐或请教者姓名及所教导对象的姓名而取名。如 R 1 ai宙气’蜀 q ⋯ 

Q 目 日 目1 ’ 茂 5j 《大乘宝月童子问法经》、日 q’ 多 ’叠} 日 司目 1《赐善知识巴瓦之教诲》、毒目 孕酋 

1气目 目 ‘ q 1 1《赐确吉洛智之教诲奥义明示 》等。大乘宝月童子是一名圣者 ，他曾向佛陀请教了 

不少有关大乘佛经方面的问题，得到一一解答，后整理成册 ，并起名为 《大乘宝月童子问法经》；善知识 

巴瓦和确吉洛智曾分别向宗喀巴大师和喜饶嘉措大师祈请赐教 ，两位大师随应所求 ，著文答复 ，故对所 

赐教诲以求教者之名命名。 

7．以比喻等修辞手法取名 用相似的喻体说明本体的一种取名法。如 胬‘ 目1 茂 《诗注 

无畏狮子吼》、 日 目司 吾 媚 q 茂 1会 1《宗派海洋之舟》、研 ’令 。R 《历算聚宝盆》等，将本体 

诗注、宗派与历算分别比喻为无畏狮子吼、海洋和聚宝盆 ，以此强调了各书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色。 

① 格勒南杰：<诗注檀丁意饰>(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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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以卷数和章节数 目取名 即以书的篇、章、节、卷的具体数 目而取名，如 《三十颂 >、 玎I ” 

I《六十颂正理论》、 哥安敏。日弩 q吾 鼋‘ 1《至尊阿底峡八十赞》、日弩 ～r-4日吾 壁 q l《一百五十赞》、蓟鼋 日罚̈⋯ 

1拿 i《语合二卷》等。颂或赞是梵语量词，梵音译作伽陀、偈陀，略作偈。各旬字数相等的诗歌体，每四 

句称为一颂。书名中出现的表示数量的“三十”、“六十”、“八十”等一般为颂的概数，而不是确数。卷为 

构成卷帙的数量，每卷包括若干组偈颂。 

以上这些为藏文书名的主要取名法，若细分还能分出很多。另外，在一个书名中同时运用上述几种 

方法的也有不少，故阅读时需要仔细辨认。更为特殊的是藏文中除了散文体的书名外，还有个别偈颂体 

的书名。女口5i’ 目 蜀 q 闰‘隶目 可1 q 1 l 氧。 目1茂’蔷 75 目1 q穹 ‘ I 1型 ‘I 寸1 宥1目‘嗣 目盒 1 ‘ 窜 l { ‘吾目 茸习1’ 鸯1 商’罨 ’ 

f1《随爱诸众生，住持赤珠冠，我为履师命，盛年书自传》。 

二 、藏文书名的构成特征 

藏文书名，一般由本名、修饰限制语、喻体等构成。但具体构成情况多样，各种藏文书名有不同的构 

成特点，一般可 以概括为4种 ： 

1．以本名单独构成书名 如 ’ 1《三十颂》、青‘q 《巴协》、习1黾习1 多 5I茂’气5I’司 1《苏吉尼玛传》、蜀 ⋯ 

1 I《入声明论》等。这类书名只由书的本名构成，不加任何附加成分，具有简短、醒目、明快的特征。 

2．以修饰或限甫1语和本名构成书名 女Ⅱq1且 宝气 目1 5I ．jf 习1 ’ 气 ’ 芦 吾‘司誉茂 5i R 目1 5i 毒 ’《 q。 专’暮⋯ 

q击 毒‘日 霄q茸 5i目’85l目 羁 5I誉 目月 ‘莳茂’专截 目 1《具足三恩诸部曼荼罗海主大堪布经师金刚持至尊洛桑 

楚臣绛巴嘉措传>、气‘I 专’毒’写 目茂 孽 茂 孕 R芦 ‘ 。 1’争 ’ s目1 气q 嗣 目‘‘I茂 董’目1《金冈4瑜伽母生都惹曼荼 

罗自入法并受灌顶仪轨>、R ’q。鸳 目’目1翕目1q。孕目 毒 ‘亘 毒。；}1 目 目1 目’‘I怠’昌目1’吾’富 。 目目’多气 日‘目1 怠’日1 ‘ 自 夸 ’珂⋯⋯” 

1《圣观世音传授大成就师弥扎卓吉之大手印心性息劳法注释精要》等。这类书名一般由两个部分 

构成，前部分为修饰或限制语，后一部分为本名，但结构不算复杂，易于理解。 

3．以本名和修饰语构成书名 如 萄1《正见教导除暗明灯》、5I ’孕’R訇 ’‘I 菌目1 目1 ‘ ⋯ 

1《俱舍论之释嘉言金钥匙>、 ‘R珂茂 气’ 41。 《 。 1《皈依导言悉地俱生》、 酋1 目1 1《语 

法明慧喜宴>、 。 w毒髑 ‘ 玎r ’窝 1 a 《龙树中观义饰无畏狮啸>等。这一类书名在其 

修饰部分一般用 《诗镜 >中的直叙修饰法和比喻修饰法，有时候也用双重比喻修饰法和双关修饰法 

等。几乎历代藏族学者都或多或少地采用具有这一构成特征的书名，因此，以此取名的藏文书名为数 

最多。 

4．以修饰或限隶4语和本名加喻体构成 书名 如蓦I『司目‘‘I 黾 珂‘ 目1 q茂 气 目苦目 且 ．；c 两习1 1 ’ 气 5i’ 1 《茂 

秀 珂1《辨另0贤愚之论著甘丹格言白莲束丛>、目1 目 ’蓉 q茂‘5I茸 ’孕 喜 。萄ai 若’ ‘q毒 ’ ’专q’ 。《目1 ．；} ⋯⋯⋯ 

目1 敏’气目1 ’ ‘孕 ’萄茂 固。 8 1《主述下凡天神雪域王臣之史册圆劫童宴杜鹃歌 >、昌 ’ q‘ q毒 哥 玎r" 

41 《气‘琴 1。 ‘ 1《大菩萨常啼诗体传记如意宝树》等。这一类书名共由3个部分构成， 

前部分为用来修饰或限制中心语，中间部分为书的本名或真名，后部分为用来打比方的喻体，故字数相 

对多、结构相对复杂。对这类书名，汉语读者若缺乏藏文书名常识，辨认起来会有一定困难，但掌握其结 

构特征和组合规律后，也不是特难理解。就拿第一个例子来说，气目1 ’商目1 ‘ 呵 以地所取的书之本名， 

5I ‘ ’珂’ 可目1’ 敖。 1(辨别贤愚之论著)是本名前的限制语部分，是用来说明该书属于哪方面的 

内容，也是开宗明义性质的文字。 1 a’配 1(白莲束丛)是本名的喻体部分，采用了 <诗镜》中的 

“省格形象化”即略去本体与喻体间的属格，以形成同位关系的形象化修辞手法，相当于现代汉语比喻辞 

格中的隐喻修饰法。例三、例四的结构与例一基本相同，只是加于本名前的修饰语相对简单些。例二在 

构成成分上则有点特殊，在其本名 。《1 ‘．ic 目1 茂 1(史册圆劫童宴)中将“史册”比喻成“圆劫童 

宴”后，接着又用喻体“杜鹃歌”来比喻“圆劫童宴”。这种修饰法在藏文修辞学中叫做双重隐喻比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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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文中没有类似的修辞手法及其运用习惯。历代藏族学者著书时很善于在书的本名前后加一连串修 

饰语，致使整个书名字数很多，有的长达一百字以上，这给人们了解和掌握藏文书名结构及特征带来一 

定的困难。但从其结构看，还是由上述修饰或限制语和本名加喻体三部分构成。 

《藏文书名刍议 》一文认 为，一个 完整的藏文书名，差不多都由四部分构成 ，并把 ’昌 (叫 

做某某书载此)当作书的结尾组成部分，说“这一部分的作用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书名号，也是个较重要 

的部分，传统的习惯上认为在书名之末用了它才能表示该书名称的完整和完结。书名上用不用这一部 

分，有时还是判断这个名称是否属于书名的一个标准呢!书名上用了这一部分，还可烘托该书内容的庄 

重气氛。”①对于这一观点，本人则不敢苟同。因为在藏族历史上，每本书的正名往往会在该书的后记中 

被作者所注明，而已有藏文古籍的后记中均没有发现末尾加有 ’8 字样的书名。因此，大藏经 

《甘珠尔》和 《丹珠尔》目录及东噶大师《藏文目录学》中都没有把 昌 确1当作书名的组成部分 

来对待。此外 ，本人就这一问题咨询过相关专家 ，他们一致认 为 昌 两I幄 每本书后来经整理刻板 

印刷时，为表示对上师及其著作的敬意，由各 自的弟子等加上去的，原文本身并不存在。再说藏文中 

咛 是敬语词，一般不用于自己及其相关事物。因此，说藏文书名一般都由四个部分构成，结尾都带 

有 q 8’日。 I的观点恐怕难以成立。 

藏文书名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构成特点有所不同。具有上述那些构成特征的各类藏文书名在藏族 

历史上并不是突然出现的 ，而是经过了由简到繁的历史过程。吐蕃时期及其后近400年的封建割据时 

期，藏文书名大都很简短 ，一般由上述一、二、三种结构形式构成，其中具有第一种构成特征的为数最 

多。如 ’通 1《三十颂》、可 且 《字性组织法》、囱 茂 气 。R 日葺1《造字法》、1 目气。 I《三十字母 

确定法》、 目1目 孕 日司1 司目目’ ’ 萄 。萄I《梵文拼读法明灯》 1 ’ 5I目 1R 芦 I《柱藏史》、百 目 I《巴协》、 1R⋯ 

司 f《莲花遗教 》等。到了萨迦政权时期，尤其是旦智的 《诗镜》传入藏区后，藏族学者很快把 《诗镜 》 

中的各种修辞手法广泛运用于书名方面，致使藏文书名修饰语增加、字数增多、结构复杂，出现了具有上 

述第四种构成特征的很多书名。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历代藏族学者都争相运用这一构成方法来取书名， 

并蔚然成风，从而在书名形象化修饰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汉藏翻译家贺文宣说：“即使 

修词理论比较发达的古印度当时也没有在书名上广泛运用形象化修饰法。而 《诗镜》传入西藏后，广 

大藏族学者们不仅很快地把形象化修饰法运用于写作，而且广泛运用于书名方面。这是历代藏族学者 

的一大创造，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独辟蹊途。”② 

那么，为什么在藏族历史上有的学者在书名中大量运用比喻等修饰手法，使书名加长，有的则只用 

简短的书名呢?这除了作者 自己的习惯和爱好外，可能还有 以下三种原因：一是按书的篇幅的长短而定 

的。一般来说 ，篇幅长的，书名似乎用构成成分全、字数相对多的方式取名 ，这样不但能与全书协调 ，而 

且能概括整个内容。反之，书的内容篇幅短的，书名相应较短，这样才会协调。二是按书内容的重要程 

度而定。内容重要一些的，即使篇幅短，也需要较长的书名，以示庄重(即在书名中运用很多比喻等修饰 

语，以与庄重的内容相协调)；三是由著作封面的大小而定。有的著作部头大，封面长而宽，书名字数少 

了既与部头不相配称，也影响封面的美观。相反 ，有的部头小 ，封面短而窄，如果书名太长 ，则显得既不 

协调 。也无必要 

三、藏文书名的翻译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能大致了解藏文书名的主要取名法及其结构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不少独特性。 

那么，怎样翻译成汉文呢?笔者认为主要应该采取以下3种方法 ： 

l、直译 这是一种最基本、最常用的翻译方法，主要用来翻译简短、醒 目的藏文书名。如 目鼋 ⋯ 

① 贺文宣：《藏文书名刍议》[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第171页。 

② 同上，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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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 1A 司I《基本组合法>、 。 茂 5I 。瓮a。蓟‘ 《吞弥梵文纲要》、蓟 目 I《声论》、 1 。积 ’目 f<噶伦传>等。 

从藏文书名的取名法看，能直译的有：以作者姓名取名的，以内容取名的，以特殊作用或功能取名的，以 

所依据的论说等取名的，以地名取名的，以请教者姓名取名的，以比喻等修辞手法取名的，以及以卷数和 

章节数目取名的。女Ⅱ芍卺’q茂 目 1<旃陀声明>、昌 ’丐目 目 ’ 茂。琶 ’‘I。 。 s目1’ 1<入菩萨行论>、 目 § 日 ’日葛目 5l 目‘‘I⋯ 

目1R’§ 1<历算论智者生喜》、目日首 ‘日茂。薯硼 酋日i 1《甚深观见概说洛桑言教=》、 司’ 。 。q ‘昌‘ 胡 薯 

占lf<比丘戒律南泽当玛>、 ’蜀 q ’酞 ’ ’ 1<四天女所问经>、两41 ‘ 日 1<梵文宝库>、曾 争气 ‘ 。 1 

<七十空性论>等。但这并不是说凡是由上述八种取名法取名的书名都能毫无选择地直译，只是说它 

们其中那些简洁的书名才能够进行直译。不过相比而言，以作者姓名取名的、以地名取名的、以请教者 

姓名取名的以及以卷数和章节数目取名的书名能直译的相对多些。 

从结构看，以本名单独构成的藏文书名都可直译外，还有一部分以修饰或限制语和本名构成的藏文 

书名及以本名和修饰语构成的藏文书名，只要其修饰语或限制语不长，比喻部分未运用双重暗喻或隐喻 

手法的也都可以进行直译，如章’日 ‘ 乓5l 8 盒 套茂 1 ’ 摹I1《至尊嘉木样协巴多杰秘传>、 1 ⋯⋯ 

亨弋{《量理宝藏>、琴 ’ 商 l《诗镜>、 ’ 日目 。日敏。萄镯 。1<王统世系明鉴>等。甚至个别以修饰或限制 

语和本名加喻体构成的藏文书名也可以进行直译 ，如誉 孕’ ’珂’S’萄 ’ ’5l ’霉 目1 骞 ‘ 1<法王赤美 

更登传记珠鬟>，只不过能这样直译的为数不多而已。从时间上看，吐蕃时期及中世纪封建割据时期的 

藏文书名一般都可以进行直译。自萨迦派建立政权起，因受印度修辞学论著 <诗境>的影响，藏文书名 

修饰语增多，辞格叠用，到了甘丹颇章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大部分藏文书名 
一

般要略译或改译，而不能直译。相比作家文学，来自民间的由广大群众集体创造的文学作品之名因其 

简洁明快而大多可以直译。就拿代表古代藏族民间文化和口头叙事艺术最高成就的 <格萨尔王传>来 

说，其中很多部本的名称都可以进行直译，如每。 <白岭之战>、嗣 窝目1<玛燮扎>、喜‘ 敏 ’1 

《歇日珊瑚国=》、目1 5I 1亨 。 f<南铁宝藏>、 目1 1<陀岭之战>、 萄 ’1 1<f-j岭之战>、 ⋯ 

。1 ‘ 1《梅岭金国=》、 日1<日努>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来自民间的还是非民间的，以主要人 

物作为书名的必须进行直译。如禽 ’司 目 珂茂’ 1《格萨尔王传>、气 目 名 -珂．蓟 目’q瓮 气硼 目 1<大 

瑜伽师米拉 日巴传>、 衙s q茂 罨硼 目 。 穹目1目’硼 ‘ 。I《热译师传威德之光>、目 E’ 酿’罨5i 目 1<汤东杰布 

传 >、 1 孕。多‘硼茂。 5i‘目气1<苏吉尼玛传>等。这些人物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典型历史人物，他 

们的性格、命运和精神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社会性和民族性，如格萨尔王代表盖世英雄，米拉日巴代表 

艰苦卓绝，热译师代表神通广大。直译以这些典型人物为题目的书名，会更有影响力，久而久之，他们的 

名字更是一种形象或精神的象征。 

总之，上述这些能够直译的书名，其特点是字数相对较少，有的甚至片言只语，寥寥数字，结构不算 

复杂，但都能显露作者的意图、心迹和著作的主旨和精髓。因此，对于类似书名，尽量或必须直译，以保 

持原名的“原汁原味”，求得书名和内容的和谐统一。 

2、略译 藏文中有一部分书名结构复杂、字数偏多、辞格叠用，往往由修饰或限制语、本名加喻体三 

部分构成，本名前的修饰或限制语一般很长，比喻部分还采用双重比喻法。藏族历史上，萨迦政权时期、 

帕竹政权时期以及甘丹颇章政权时期的藏文书名大多有此特点。如< ．ic ‘琴 ‘ 罨 9 目目’ 摹I’嗣 目a ⋯⋯ 

气目1 ’ 。Iif 目吾’5i ’譬玎1 蓟闰 胃 。国习1 。 盒 蓟气 气 鲁茂’日目 习1 >< 台’萄 。目号 。孕。1 ‘冈’日 。气 两习1 q 詈 日茂’胥f气国’ ⋯⋯” 

目1稍。酋 Rs日1’q 日1日棚。日 喜气‘q茂 目 q葛嗣’商目1嗣’目1 瞢i 司吾 R喜 ‘I敏 窝1》《琴 玎1。寄f 司 目菁悄 毒 珂 萄 商 闲霸’日1 ’‘I茂 ‘吾 ‘ 司‘ 。 ‘翟茂“ 

气嗣。‘I q气 ‘I‘蔷‘ 41 气 怠 5l ’吾 气 菽 9骚 茂’自E 日》《 ‘《目1 ’‘I馥 季 。，f1胬’‘l’ ’q季 ’鼋茂 日目’孕q’季日 r．4。 瓮目1 ；}气’1 目 ⋯⋯· 

嗣 珂茂 ‘嗣 ‘天日‘9‘ 日 菩目1 。珂。蔷 薯摹i 誊 董 孕‘司 ‘I ’ 到 q茂 善目 鼍 ’‘I 令目1 ‘I茂 鼍 ‘I 气 目 ‘I ’目1 q敏 目1 目 罨 。 莳 ‘蓠q” 

司。 目1。 q’ 日1 台目1。 。8目。q 。窘目 霉棚。日。目司目。 气 嗣 ‘i 多气 孕 固 宝 目 目 。目 舍茂。 曾 q‘‘l盒 茸1 ’ 日 q盆‘棚 莒‘ ⋯⋯” 

茂 窝1’‘I’ 。目 5i’ 目’ 日 日茂’ ’珂 j}f 。萄 食目1 。萝 ‘毫目。8 q‘誉1 ’ 。珂 目1 R亩目 目 ‘I>等。若将它f『]直译成汉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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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丹派耳传深道上师瑜伽喜足天众之句释简明导引 ·长寿甘露供仪》《据甘露藏一书以阐明梵语名 

与音势之论述 ·开善言百门之钥》《诗镜中所说三十五种意义修饰法解说 ·智童颈饰悦意青莲篁》 

《圆满佛陀噶玛巴 ·弥觉多杰为郊巴三世祜主之侄智慧大师朗吉曲扎活佛悦授 <正法同一>之解说 ，初 

由弟子笔录，后为达赖喇嘛之 <无垢教言 ·如意甘露成就精要英姿青年灭除安姿百舞媚态一切智蕴之 

劫火)第一 品诸另释 》。但这样翻译后，由于汉藏书名文化的差异，汉语读者恐怕难以理解和接受 ，特 

别是当这些书名将作为单行出版物的名称出现时更不能如此直译。因为原原本本直译出来不仅封面上 

不易容纳，即使勉强容纳下来，也不符合汉文书名的表达习惯。那么，这些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藏文书 

名我们将怎样翻译成汉文呢?陈兵先生曾说“翻译书名时除尽力传达原著的基本内容和作者的创作意 

图外，还应顾及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心理。因为读者是审美的主体，他们在阅读时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译文 

的信息，而是以其固有的审美意识积极地参预”。①“这种阅读前 即已存在的审美意识，决定了读者对所 

读译文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的重点，也决定了他对译文的基本态度与评价”⑦。因 

此，我们翻译藏文书名时也一定要顾及汉语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心理，若不顾及就会失去读者。而失去了 

读者的译作 ，就不会有多大存在价值。 

我国翻译家卞之琳说 ：“翻译书名时应顾及目的语的习惯。”③汉语书名以简洁著称，讲究言简意 

赅 。因此，笔者认为 ，翻译那些结构复杂、字数偏多、辞格叠用的藏文书名时 ，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要灵 

活采取略译等办法。那么，哪些藏文书名可以略译呢?我们知道，在藏族历史上凡是结构复杂的书名， 

为便于称呼几乎都有其简称。对于这些书名，我们首先要弄清其简称是什么。如果其简称能表明该书 

的学科类别或大义，一般就可以将其翻译成汉文，以作书名，如《茸 酿 ’ 1 ’ R 日茂 日 日 ⋯“ 

1 珂》《专日 。气5I ’珂’专5IN奄 珂 日 》《 ’ 目 ’R 目1 目 q’ 5I 珂 q 5I》等。这些藏文史书的简 

称 ，分别为 《 日’ 气1 砑》《 目 ’ 目 商》《 日 哥1 ’目》，它们都能表明属类，也很简洁。所 以，可以 

将它们逐一译成《白史》《红史》《新红史》。上述第三本书虽然还有叫《 每 目1》的简称，但 

译成汉文 《王统幻化之钥》后，汉语读者则不易理解，甚至会产生歧义，故不采纳为好。藏文中有很多 

类似于这种同一本书有若干种简称 的情况。对此 ，我们最好选译其中使用频率最高，能反映原作特色， 

又被汉语读者容易接受的一种，其余的可以在译著前言或后记中说明，亦可用脚注方法加注处理。 

有些藏文书名虽有简称，但其简称往往是某一喻体。若不加认真考察，简单地将其译成汉文，译文 

则很难表明著作的属类或大义，甚至会被误读成其他体裁的著作。对这类藏文书名，最好从其全名中找 

出最能表意的关键词进行略译。女口《日1 目 ’ 暂 盒 5I茸。 。雹 萄 1芍 气’q《气 瓮 目’ ’《 目1 ai 茂’ 目1q 

弩 ’ 孕 萄茂。 。 8 》，其简称通常叫《 孕 。萄茂‘ ‘ 8 N》，意为“杜鹃歌”或“布谷鸟之歌”。汉语读者初 

见此名后，无疑会认为是一本文学类著作，而不会想到是一本历史著作。因此 ，我们只能从全名 中找出 

’ ’ i(雪域、藏地，可以引申为藏族)、 积I(王臣)、日 1(记)等关键词后，略译成 《藏地王臣记》或 

《西藏王臣记 》。又女口《 目 日’孕 q’ 9 ‘I盒’目 。 。 ’目专 目 q 1 ‘l盒 季 R亩 q5q q茂 荸 奢 ‘‘I 两目1 ⋯⋯⋯ 

_ 目1 自 》，其通常的简称叫简目1 ’ 1 。日1 ‘自 I，汉意为“嘉言金矍”或“善说金鬟”。汉语读者见到此 

名后同样不会认为是一本佛学著作，故最好从其全名中找出要义或正名部分刮 ’ 目1 敏’ ’ 气 。q 

度。亘 。 q ’ I，略译为 《现观庄严论疏释广解》。这样便忠实贴切地揭示了全书的主旨或要义，对读者了 

解全书的内容大有裨益。不过找简称还是找关键词都很不容易，因为对同一本藏文书，不同地区有不 同 

的简称，不同教派有不同的简称，甚至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简称，究竟孰优孰劣，孰取孰舍，一时难以定 

夺。同样找关键词时，既要正确掌握原名全称，又要善于抓住其要义部分；既要精确表达原文主旨，又要 

力求译文短小精悍，而绝不能顾此失彼。 

① 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l998年，第148页。 

② 同上，第l48页。 

③ <中国当代翻译百论 >[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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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译 藏文中还有一些结构复杂的书名，不但不能将其简称直译后作书名，而且也不能简单地从 

其全名中找出几个关键词进行直接略译。对这些书名，我们最好采取改译的办法，即对原标题进行较大 

的改造，甚至弃之不用，而另外起名，为此还往往要采取增译和减译等方法，如《 ’ 气‘ 气。孕‘ 。鹤气。 茂 

q专目 5I’ ‘日 气 ‘丐1 ’ 亏硼’目1 ’誊 毒 鼍 ‘I‘茸 ’ 敏 田 》。该书简称为《茸气 茂‘caI ‘q 》，是由藏文中特有的同类 

事物比喻中的喻体所构成，汉意为“吞弥教言”，意思是才旦夏茸大师自称所著这本语法著作就像藏文创 

造者吞弥桑布扎亲自教授那样准确无误。但从这一简称，汉语读者很难知道它是语法类著作，故不能将 

其翻译后当书名使用。同样 ，在其全名中虽然也可以找出表 明该书主 旨或要义的“藏语文法”四个关键 

词，但这又是所有藏文文法著作的统称，不能单独作为它的特有名称。因此，我们就只能采取增译的办 

法，即在该书的简称前面，加上作者的姓名，译成为 《才旦藏文文法》或 《才旦夏茸藏文文法>，以与其 

他同类著作《司徒藏文文法》《札得藏文文法》等相区别。又如 《吾 日1 ’ ’孕 ‘食 ⋯ 

导 i 司 ‘ 目毒 ’‘I盒 善目’R罨 。《 目 。管 日目 》，其简称叫《 目1 日q 5I 《 qi 》，意为“女口意宝树”。从这个简 

称，汉语读者很难获得关于该著作的任何关键信息，同样也很难认为是一本佛教史著作。故译者只好从 

其全名中选出q ai 1(佛教)、瓮’ 导 1‘‘史”等关键词，前加作者之名“松巴”，改译成《松巴佛教史》。由 

我国著名汉藏翻译家蒲文成先生与才让先生合译的该书汉译本名称也正是如此。我想，这是两位先生 

深思熟虑、反复提炼的结果，而不是随意想象出来的。 

如上所述，对于个别藏文书名，不但要放弃原有书名，而且还要根据书的内容重新命名。如《蔷’ ⋯‘ 

R ’ ’五1》，直译为《卓尼丹珠尔目录》。该书是应卓尼第十四代土司丹松才让及其祖母仁钦华宗 

的请求 ，由二世嘉木样久美昂波大师撰写。书 的第五章“刻印 《丹珠尔=》所参阅的蓝本及其 目录”中，作 

者明确写道 ：“这里所排的目次和布顿大师与五世达赖喇嘛所编的 目次稍有不 同，但是推诿说早以德格 

版为蓝本刻成，故按德格版的目录原封不动地做了编排，因为原目录并非我本人所撰，故在此删去”。① 

所以，《卓尼丹珠尔目录．>这部书中缺少了真正的目录，其内容与书名并不相符。该书更多地讲述的 

是佛教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在藏区的广泛传播等内容。因此，译者杨世宏先生对该书进行翻译并出版时， 

对书名做了修改，改名为 《西藏佛教史》，这个书名比较贴近书的实际内容。其实，如果将此书译为《藏 

族佛教史>会更确切些。类似的还有 《两玎I ’ ’蜀 毒茂 亨 摹i 》，直译为 《嘉言宝藏》或 《格言大宝 

藏》。从这个名称读者 自然会以为是一本藏族格言类著作，而书中所讲的却是苯教的源流。因此，该书 

被译为《藏族苯教源流>，既有新意，又很贴切。在以往的一些翻译中，个别藏文书名被改译得很不恰 

当，如 《 ，T1 吾 1 5I=》，通常被译为《柱间史》。笔者以为若译为《柱藏史>似更确切。因为它是印度 

高僧阿底峡尊者在1l世纪中叶，从拉萨大昭寺释迦佛殿宝瓶柱的顶端掘藏出来的。其实根据该书第二 

个名称 < 孕 哥 。q 研司’蜀敏‘气5I 目 。 1R京5I 目1 ’ 。 ‘q》译为《藏王松赞干布传遗训宝鬟》更能反映著作 

的基本内容。但有人却把它译成为《西藏的观世音>。这种改译，在全球范围掀起藏传佛教热的今天， 

也许能吸引更多读者，并扩大译著的销售量，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然而与著作的要义相背离。所 

以，笔者认为这种译法是不可取的。总之，翻译那些藏文长书名时，不管略译或改译，译名应该尽可能地 

体现原作的主要思想和特色，同时要注意不能与其他同类书名相混淆。 

为了让汉语读者能够直观了解那些略译或改译过的书名之原始名称及其结构特征，译者在其译著 

的前言或后记中，不妨将原名直译出来加以说明。另外，翻译藏文书目类时也可以全称直译。汉藏翻译 

家贺文宣说：“书目类的翻译，每本书名都原原本本直译过来即可，如藏文书名典籍以及一些高僧大德传 

记后面所附此人著作的书目译法即是。”②藏汉翻译家周季文说：“在l13版本的图书目录的翻译中，一般 

采取直译全称的办法。”③基于这种认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典籍目录》三卷本等相关图书中都 

采用了全称直译的办法。 

① 久美昂波：<卓尼丹珠尔目录>[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53页 

② 贺文宣：<藏汉翻译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③ 周季文、傅同和：<藏汉互译教程>【M】，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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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藏文书名翻译的基本要求 

以上概述了藏文书名的三种主要译法 ，即直译、略译和改译 。至于藏文书名翻译究竟有哪些基本要 

求 ，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点，简称“二精一得”。 
一 要精确。不管翻译什么类的藏文书名，首先要讲究精确，做到“信”，不仅每个措词都要求精准，而 

且书名应与原文内容相契合。如，《1 萄’蓟 。酋’目1 羞I 》，很多人将其译成 《青年达美的故事》，但在藏 

文中 提 少年，青年则叫 ‘目1 ，很显然应该译作 《少年达美的故事》。我国翻译家严复说过：“译事三 

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凡此经营，皆以为达 ；为 

达，即所以为信也”。①翻译藏文书名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要精炼。如前所述，大部分藏文书名结构复杂，字数偏多，翻译时一般要略译或改译，故更要讲究 

精炼。只有精炼，才能醒目，才准确且富有吸引力。为此，译者要善于抓住要义，删除那些无关紧要的细 

节部分，还要灵活采用增译和减译的办法，甚至要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而绝不能照字面直译，否则 

会显得繁琐冗长，读来索然寡味。若翻译《 ‘孕 ’ 。日 气日’q ‘ 瓮 导 ’ 嗣 ’捆‘q《气訇》时，不能 

直译成 《简述藏族地区佛法及持法者怎样形成史》，而要略译为《藏族佛教简史》。又如《 ’ 目 目 ⋯ 

国 ‘ 。 》不能按字面译成 《讲述一切宗派渊源与教义》，而要在不影响表达原文主 旨的基 

础上，通过减词和换词改译的办法，结合译语的语言特点和表达习惯，应译为《宗派源流》，这样既精 

确，又精炼。一言以蔽之，译名要言简意赅，切忌拖泥带水。 

三要得体。不管翻译什么类的藏文书名，要符合原文遣词造句的语言风格和文体风格。藏文书名 

与其他民族书名有所不同，在内容上更多地涉及到佛教思想，而佛教有自己固定的特殊用语，与世俗语 

明显不同。因此，翻译藏文书名中出现的佛教词语时一定要用相关固定的术语来表述，切忌用一般词语 

来进行代译或概译，否则很难畅其所言，达其所意，显其特色。如“出离心”不能用“厌恶心”来代译，“贪 

嗔痴”不能用“欲憎愚”来代译，“四臂观音”不能用“四手观音”来代译，“菩提心”不能用“慈悲心”来代译， 

“次第”不能用“过程”来代译，等等。另外，藏文书名中很注重运用修辞手法，而大多数书名中的修辞部 

分如前所述一般需要略译。但专讲诗论和修辞手法的著作之名，最好直译，以求得书名与内容的和谐统 

— —

，女口琴 亩 g 目’ 色 ’ l《诗注妙音欢歌》、黟气 司 昌 ’ 。 5l誉I《诗注妙音语之戏海》、 亩 ⋯⋯“ 

食目1 ‘ ’司 《诗注无畏狮子吼》。只有这样，才能与同类书名相区别，不致成为同名而容易产生混淆。 

总之 ，翻译藏文书名 ，应在力求保 留原文独特风格的基础上 ，更要关注 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及译语读 

者的审美心态。只有这样，才能在目前的汉藏文化交流中，有效地实现藏文书名汉译的目的。为此，凡 

简短、醒 目、明快的藏文书名一般要进行直译，对那些字数偏多、结构复杂、辞格叠用的则根据具体情况 

要略译或改译。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翻译方法，译文一定要精确、精练和得体。相信汉藏译者们，只要认 

真思考，不断探索，在藏文书名汉译方面一定能探索出既切合实际，又行之有效的路子来。 

[本文责任编辑 央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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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fC】，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 


